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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江南清明卜叶习俗与桑叶市场

冯志洁 严火其

（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明清时期，江南蚕桑区普遍存在着清明占卜叶事的习俗，蚕桑户通过各种方式占卜当年桑叶丰歉、叶价高

低。这一习俗的形成与传播是当地蚕桑生产兴盛的折射。随着蚕桑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商品化进程，江南桑叶市场

不断发展，并涌现出一批专门交易桑叶的特色市镇。叶市价格剧烈波动的特性，让种桑、养蚕的农户以及专事桑叶贸易

的经营者都承担着很大的经济风险。作为蚕桑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女性成为经济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卜叶正是为了缓

释这种风险和压力而产生的民俗事象。这类习俗既反映了农户希望借助超自然力量消灾祈福的心理，也指导着农户调

整蚕桑生产规模，推进了江南蚕桑生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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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ulberry Leaves Divination at Clear and Bright and Mulberry
Leaves’Markets in Jiangnan in Ming and 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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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ulberry leaves divination at Clear and Bright was popular in Jiangnan during Ming

and Qing. People divined the output and price of the mulberry leaves. This custom was generated because of

the prosperous of sericulture and mulberry production here. By the large-scale, specialization and commer-

cialization of sericulture and mulberry production, the mulberry leaves’markets devoloped. Some town for

selling mulberry leaves came into being. The price of mulberry leaves fluctuated extremely. The mulberry

planters, the sericulturists and leave sellers both took a big risk. Women often bore the risk as the major

workforce. The mulberry leaves divination relieved the pressure and risk. This custom reflected the mentality

that people hope blessing by mana. It also guided people adjust scale of production, and promoted the devel-

opment of sericulture and mulberry production in Jiang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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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卜农事，是一项重要的农业民俗。农事占卜与农业生产紧密相连，同时还包含着岁时节令、民间

信仰等多方面的信息，是我们了解民俗生活的一个切入点。

清明既是节气，也是节日。它起源于中国古人观察物候而产生的节气概念，自唐以后逐步融合了时

间相近的寒食节、上巳节等节日习俗，进而发展成一个重大节日。在农业生产中，清明也是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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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气是江南蚕桑生产的关键时期，也是资金与劳动力投入最集中的时节。民间俗称“清明大于

年”①。为了祈求好的收成，江南蚕桑区逐渐形成了特有的清明节日习俗，占卜桑叶丰歉就是其中的一项。

明清时期江南蚕桑业的发展，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学者们已对此领域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经济史

学者对明清江南蚕桑业的繁盛情况作了详细描述。李伯重通过对比蚕桑生产和水稻生产的劳动力、资

本投入得出结论：明清江南地区农业结构发生重要变化，蚕桑生产地位上升，这一改变也是明清江南农

业生产集约程度提高的主要途径之一②。范金民指出，明中期到清中期，相对于全国蚕桑生产不同程度

的衰落，江南一隅的蚕桑生产却继续向前发展，而且形成了商业化与专业化的特色③。

蚕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江南社会生活的改变，一系列与蚕桑有关的民间信仰与文化习俗由此形成

并广泛传播。蚕桑民俗也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如蚕神信仰问题就有多篇论著探讨。其中杨虎的

《明代江南市镇经济与蚕神祭祀》一文极具启发性。作者将蚕神信仰置于江南市镇经济发展的背景中分

析，指出市镇作为蚕桑生产中心，在江南乡村蚕神祭祀中也扮演重要角色；市镇蚕桑业者通过自己的经

济支持，推动江南蚕神的祭祀纳入到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④。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入手研究蚕桑民

俗，找出经济变化如何嵌入社会生活，是深入解读蚕桑民俗的重要路径。

本文从清明卜叶习俗入手，探究其背后深刻的社会经济因素。通过对明清时期江南桑叶市场特性

的分析，追寻卜叶习俗形成的经济根源，理解卜叶习俗在蚕桑生产中的社会意义与功能，为深入了解江

南蚕桑经济发展史开启新视角。

一、江南清明卜叶活动

明清以来，江南湖州、嘉兴、杭州、苏州等蚕桑生产区普遍存在着清明占卜叶事的习俗。蚕桑户在清

明时节通过各种方式，占卜当年桑叶丰歉、叶价高低。地方文献对这一系列活动多有记载，占卜的形式

可谓花样繁多。

江南清明卜叶习俗源于古老的农事占卜。浙江嘉兴的王店，村民会在清明前夜“听秤”占卜：“清明

前一日谓之清明夜。是晚，如鬼谷子镜听法为之，名曰听秤。卜叶价之低昂、蚕年之丰歉，每验。”⑤所谓

“镜听法”，就是在夜里怀揣镜子走上大街，听路人无意之言，以听到的第一句话占卜吉凶。这是民间流

传很久的一种占卜方法，当地百姓借以预测当年桑叶市场价格。在邻近的乌青镇，清明前夜，“蚕家晚膳

后出门，窃听人语，以卜叶价贵贱”，乡人谓之“听叶仙书。”⑥占卜形式与“镜听法”一脉相承。

一些清明旧俗可以衍生成当年叶事丰歉的一种预兆。浙江湖州东部，“清明之日插柳条，以枯荣卜

桑叶贵贱。”⑦门前插柳本就是清明节令的民俗之一，源于早期寒食节习俗。“清明，俗重墓祭，亦有祀于家

者。先晚插柳檐上，男女亦戴之。谚云：清明不插柳，红颜成皓首。”⑧明代中晚期，江南蚕桑户将插柳与

卜叶相结合，借助柳叶的枯荣占卜叶价的贵贱。万历年间，长兴蚕户“清明日插柳卜桑叶贵贱，柳叶早瘁

①民国《乌青镇志》卷19《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23，上海书店，1992年，第575页。

②李伯重：《“桑争稻田”与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二》，《中国农

史》1985 年第1期。

③范金民：《明到清前期江南蚕桑生产述论》，《古今农业》1992年第2期。

④杨虎：《明代江南市镇经济与蚕神祭祀》，《农业考古》2014年第1期。

⑤光绪《梅里志》卷7《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19，上海书店，1992年，第103页。

⑥民国《乌青镇志》卷19《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23，上海书店，1992年，第575页。

⑦［清］程岱葊：《西吴蚕略》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97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51页。

⑧崇祯《乌程县志》卷4《时序》，《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10，书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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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桑叶贵。”①其实“柳叶早瘁”可以反映当年的气候状况，因而间接预示着桑叶的长势。

节气所处的月份偏差，也被用来预测一年的农事。由于二十四节气是根据地球在黄道上的位置变

化而制定的历法，与依据月相周期制定的阴历月份并不一致。每年清明所处的月份，就被江南蚕桑户用

来指导蚕务。湖州南浔地区有民谚：“二月清明蚕等叶，三月清明叶等蚕。”“清明在二月则叶迟，蚕早。

在三月则叶早，蚕迟。”②蚕桑户努力协调阴历历法与节气之间的关系，探索节气对应时间的不同对蚕桑

生长的影响。

更为流行的一种占验方式，是通过观察清明前后的天气，预测桑叶丰歉，估算叶价高低。这一风俗

以口口相授的民间谣谚为承载，其认同空间随蚕桑生产区域的扩大而蔓延。蚕桑户最为关注的天气征

兆，是农历三月三日前后的晴雨。农历三月三日原是中国传统的上巳节，与清明节气时间相近。唐代以

后，清明由节气转变成与寒食节有共同假期的节日，同时也吸收了原本上巳节的一些习俗，如踏青等。

随着历史变迁，清明节逐渐取代寒食节、上巳节成为一个重要的节日。在民间的岁时节令观念中，清明

与三月三时常联系在一起。对于江南的蚕桑户来说，农历三月三日及清明前后的晴雨寒暖直接预示着

当年桑叶价格贵贱。民间也由此产生了各种观天问叶的农谚，在明代已经广泛传播。明人谢肇淛曾记

载：“三月初三雨，桑叶无人取。三月初三晴，桑上挂银瓶。”③清以后，地方志对此类谚语记载更为丰富，

如：“清明时，桑叶如雀口，其年蚕丝必盛。又以三月三日有雨则贵，四月尤贵。谚云：三日犹可，四日杀

我，阴而不雨，则蚕大善。”④“三月三日晴雨俱主叶贵，阴云不雨，则蚕大熟。谚云：三月三日晴，桑上挂银

瓶。又云：三月三落雨，落到茧头白。”⑤“清明热，只话叶；清明寒，只话蚕。”“清明雀口蚕妇拍手，清明一

粒谷蚕妇要哭。”⑥这些民间谣谚借助天气变化预测桑叶长势，有效指导着乡民的蚕桑生产。

与节气相关的民间谣谚，是广大农民在长期蚕桑生产过程中经验的积累、实践的总结。蚕桑生产对

于自然条件（湿度、温度、日照时间）有着很高的要求，清明期间的气候状况直接影响着桑树生长和蚕的

饲养。乡民们通过对桑树生长情况的观察不断总结规律，努力探索蚕桑生长与自然节律的关系。这是

江南桑蚕区广大农民顺应自然，应对变化，掌控蚕桑生产规律的一种努力。

卜叶活动有时会融入其他更大型的仪式之中，成为仪式的一部分。清明竞渡是嘉兴地区盛行的一

种习俗，是祭祀蚕神的一项盛会，遍及各县。嘉兴石门县（崇德），清明时节乡民们举行规模盛大的“龙蚕

会”，其间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占问叶价：“清明日……民间洁蚕具，扮蚕娘船，乡人有往划脚船，漾问叶价

者。越一日为二明日，农船装设旗帜，鸣金击鼓，齐集龙蚕庙前，谓之龙蚕会。亦击鼓祈蚕之意。”⑦濮院

镇清明日举行“划船会”，又称“闹清明”“摇快船”或“踏白船”，发端于明代。《东畲杂记》记载了濮院划船

会的盛况：

自皂林抵万寿山官塘皆濮氏修筑，人称濮家塘，亦称北塘。清明日，乡人每圩各装一船，为

划船之会。用松毛作棚，船中鸣锣鼓。一人椎髻簪花，作蚕妇妆，先翻《叶仙诗》，卜叶价之高

下；次为把蚕、秤茧、缫丝等事，以卜蚕丝之丰歉。又一人农服作田夫装，先下秧田，此为种秧、

踏车、耘苗，刈获、打稻之事，以卜田岁之丰歉，盖《豳风》之遗意。演毕，弄刀剑钢叉以习武事,

亦农隙讲武之意。或一人赤体试拳棒，或两人对搏，盖仿古白打之戏。皆会于万寿山、陡门等

①［明］王道隆：《菰城文献》，乾隆《长兴县志》卷10《风俗》，乾隆十四年（1749）刻本，第52页。

②民国《南浔志》卷31《农桑二》，《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22，上海书店，1992年，第348页。

③［明］谢肇淛：《五杂组》卷2，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31页。

④光绪《嘉兴府志》卷32《农桑》，《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第797页。

⑤同治《湖州府志》卷29《舆地略·风俗》，《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第577页。

⑥民国《乌青镇志》卷19《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23，上海书店，1992年，第575页。

⑦光绪《石门县志》卷11《风俗》，《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18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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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划船数十，往来如织。士女划舟往观甚众。①

划船会主要集中在濮家塘一带，也被称为“濮家塘船会”。濮家塘是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分，包含浙江桐乡

皂林至嘉兴秀洲陡门大桥的河段，处于江南桑蚕生产核心区域，是当地蚕桑贸易的交通要道。祭祀蚕神

的盛事划船会因而选址于此。声势浩大的划船会，除了竞渡，更重要的是占卜农桑。材料中提到一人扮

作蚕妇，用《叶仙诗》占卜叶价。占卜叶价与占卜水稻丰歉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划船会的核心仪式。

江南蚕桑区清明节卜叶活动和预测桑叶丰歉的民间谣谚，自明代以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广泛传

播，形成一种颇具影响的农业习俗。

二、江南桑叶市场的特征

清明卜叶习俗的形成，其根源在于明清江南蚕桑经济的蓬勃发展，是适应江南桑叶市场周期短、风

险高、投机性强等特征的结果。

明中期以后，江南农业生产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蚕桑厚利，促使农户将大量劳力与资金投入其中。

蚕桑生产成为江南地区的经济支柱。“农为岁计，天下所共也，惟湖（州）以蚕……官赋私负，咸取足焉。”②

苏州、湖州、嘉兴等地，乡民们上缴赋税和日常开支，大都仰赖于蚕桑。蚕桑成为家家户户的生计所在，

其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蚕桑丰歉，于官于民皆利害攸关。

江南蚕桑生产在明中后期走向规模化、专业化、市场化，内部已出现明确分工。种桑、养蚕、丝织的

工作分属不同农户，进而产生了各类市场。“蚕桑商品化和专业化的特征，就是桑秧、桑叶、蚕种乃至蚕都

已逐步成为商品，在固定的市场出售。”③专门交易桑叶的叶市应运而生。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桑叶市场日趋拓展。江南蚕桑区涌现出一批专门交易桑叶的特色市镇，并且

滋生出专事贩运桑叶的射利群体。据黄敬斌考证，至迟在明代晚期，湖州、嘉兴等地已有叶市普遍存

在。叶市交易的区域集中在湖州府东部、嘉兴府西部以及苏州府东南部。其中南浔镇、震泽镇一带是桑

叶的主要输入区，嘉兴府的桐乡、石门等地为主要的桑叶输出区，介于南浔和桐乡之间的市镇成为桑叶

的重要集散地④。湖州东部南浔一带是重要的养蚕区，其所出“湖丝”品质为世人称道。由于饲蚕数量庞

大，且“栽桑地狭”，本地桑叶远远不能满足蚕户的需求⑤。该地成为重要的桑叶输入地，所需桑叶多产于

嘉兴的石门、桐乡。位于湖州、嘉兴之间的乌青镇借地利之便，叶市贸易发达。濮院镇地处嘉兴石门、桐

乡东部。每年桑叶行开市后，苏州震泽等地的买叶船云集濮院⑥。乌青镇、濮院镇因而成了明清时期江

南极具影响力的桑叶市场。

桑叶市场逐步完备，形成了特殊的叶价运作机制。该机制是由蚕桑生产的自身特性所决定的。江

南桑叶的亩产量保持在一定范围内。明嘉万时期，吴兴地区“蚕桑之利，莫盛于湖。大约良地一亩，可得

叶八十个（每二十斤为一个）。”⑦即良田一亩得叶约1600斤。另一则记载道出桑叶产量的浮动范围：“大

略地之所出，每亩上者桑叶二千觔，岁所入五六金，次者千觔，最下者岁所入亦不下一二金。”⑧上等地桑

①民国《新塍镇志》卷25《丛谭》，《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18，上海书店，1992年，第1044页。

②［明］王士性：《广志绎》卷4，中华书局，2006年，第266页。

③范金民：《衣被天下——明清江南丝绸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6页。

④黄敬斌：《明清以来江南蚕桑区叶市上的远期交易》，《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⑤同治《南浔镇志》卷22《农桑二》，《续修四库全书》第7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76页。

⑥［清］沈廷瑞：《东畬杂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和嘉兴市图书馆合编《嘉兴府城镇经济史

料类纂》，浙江社会科学院，1985年，第151页。

⑦［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第770页。

⑧［明］茅坤：《与甥顾儆韦侍御书》，《茅鹿门先生文集》卷6，《续修四库全书》第134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37页。

明清时期江南清明卜叶习俗与桑叶市场

-- 99



叶亩产能够达到2000斤，次地约产1000斤。到了清代，吴兴县通常“每亩必采叶八九十个（叶二十觔为

一个）”即亩产1800~1600斤，“中地一亩采四五十个”即1000~800斤①。桑叶亩产量的浮动差距，一方面

取决于土壤条件和栽培技术，另一方面就是年年变化的气候因素，后者影响往往更为突出。

在长期蚕桑生产实践中，乡民们对于养蚕数量与桑叶需求量之间的配比关系，已了然于心。根据当

时文献所载：“凡蚕一斤，用叶百六十斤”②。“地得叶，盛者一亩可养蚕十数筐；少亦四、五筐；最下二、三

筐。”③“每蚕一斤，自小蚕至上山约食叶一百六十斤，每筐则食叶二百斤。”④

比起单纯计算桑叶需求总量，选择准确的入市时机更加重要。蚕在不同的生长时期食叶量有很大

差异。当蚕进入大眠后，重量是最初蚁蚕的2000余倍，食叶量明显增多。“是时少叶一分，即少丝一分，

食叶愈多，作茧愈厚”⑤。饲蚕的叶量直接关系到日后出丝数量和质量。蚕户在短时间内需要大量桑

叶。大眠以后的十来天，蚕户急切地通过市场购买大量桑叶：“卷帷看蚕蚕尽起，求食纷纭曲簿里。青青

采得新叶归，缘枝食叶疾于飞。须臾连筐食更尽，从头添叶宁令饥。饷蚕粗了到门前，偶值邻姑采叶

还。闻道市头叶大贵，只论有叶不论钱。东家典衣还去买，西家新妇耳无环。归来絮语问夫婿，细数侬

家蚕叶计，不愁叶少便欢然，留得银钗长压髻。”⑥蚕户们迫切希望掌握叶价走势，适时入市。

“桑，蚕之本也。育蚕必先治桑。”⑦明代初期，朝廷大力推行“课民种桑”，太湖沿岸的苏州、嘉兴等地

桑林遍布。苏州吴江境内，明洪武二年，桑树“凡一万八千三十三株。宣德七年，至四万四千七百四十六

株。”⑧入清以后“丝绵日贵，治蚕利厚，植桑者益多。乡村间殆无旷土。春夏之交，绿阴弥望。通计一

邑，无虑数十万株云。”⑨“多种田不如多治地”，日益丰厚的回报，促使更多农民改稻田为桑地，不断扩大

种桑规模。由于生态环境的不同，江南各地乡间也选择了不同的农业生产形式。吴江、嘉兴等地很多农

户大规模栽桑，他们不再只为自家养蚕，而是弃蚕卖叶，依靠桑叶贸易获取更大的经济收益。对于种桑

户而言，全年赋税及家庭生活开支皆依赖于卖叶的收入。市场叶价不好，则一年的生活将举步维艰。如

果惜售，则可能错过蚕期，一钱不值。桑户一年最期盼的就是蚕入大眠，蚕户涌入市场的这段时间。

射利的叶市经营群体，也要在每年开市之前评估叶价、谋划资金投入。这一时间出现的桑叶价格，

密切关系到养蚕户、种桑户、桑叶经营户三方的利益。由此，叶市交易成为了一场与时间的竞赛。叶市

持续时间短暂，前后约十数日。桑叶价格在短时间内大幅波动。

在乌青镇，叶市交易被集于镇上“作叶”的牙侩操纵，价格瞬息万变：

蚕向大眠，桑叶始有市。其预期巿定者，谓之梢。盛时有经纪主之，名青桑叶行，无牙帖、

牙税，评价不论担，而论个，个凡二十觔。市价早晚迥别，至贵每十个钱至四五缗，至贱或不值

一饱，议价既定虽黠者不容悔，公论所不予也。⑩

在濮院镇，叶市有固定的开市时间，价格随时间而变化。“凡三市曰：头市、中市、末市。每一市凡三

①［清］高铨：《蚕桑辑要》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97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81页。

②［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9页。

③［清］张履祥：《补农书》，《杨园先生全集》卷50，中华书局，2002年，第1411页。

④民国《双林镇志》卷14《蚕事》，《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22，上海书店，1992年，第546页。

⑤［清］吴烜：《养蚕说》，《续修四库全书》第97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86页。

⑥［清］程岱葊：《西吴蚕略》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97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55页。

⑦［清］高铨：《蚕桑辑要》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97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78页。

⑧乾隆《吴江县志》卷5《物产》，《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第155页。

⑨乾隆《吴江县志》卷5《物产》，《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第155页。

⑩［清］程岱葊：《西吴蚕略》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97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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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每日市价凡三变，曰早市、午市、晚市。”①不仅每日叶价不一，一日之内早晚叶价都有差别。叶价的

变幻莫测给蚕桑户带来极大的经济风险。深谙低买高卖之道的商人则充分利用叶价的波动进行投机，

希望掌握最好时机谋求利益最大化。周期短、风险高和投机性强是明清时期江南叶市的重要特征。

值得重视的是，随着蚕桑业市场化进程，女性成为蚕桑生产中经济风险的主要承担者。整个蚕月，

妇女们殚精竭虑，伺蚕的每一个环节都不敢放松：

自头蚕始生，迄二蚕成丝，首尾六十余日，妇女劳苦特甚。其饲之也，篝灯彻曙，夜必六、七

起……富室无论已，贫家所养无多。而公家赋税、吉凶礼节、亲党酬酢、老幼衣著，唯蚕是赖，即

唯健妇是赖。顾利殊有限，丰收三、五载，汔可小康。如值桑叶涌贵，典衣鬻钗，不遗余力。蚕

或不旺，辄忘餐废寝，憔悴无人色，所系于身家者重也。②

女性在衣不解带辛勤伺蚕的同时，还需要考虑买叶的资金筹措。一旦叶价高昂，就要典当衣物、首饰换

取买叶钱。由于“公家赋税、吉凶礼节、亲党酬酢、老幼衣著，唯蚕是赖，即唯健妇是赖”，蚕妇几乎是叶价

骤变的直接面对者。清初王士禛在听闻“丁酉夏有民家养蚕，质衣钏鬻桑。而催租急，遂缢死，其夫归见

之亦缢”的故事后，痛作《蚕租》诗，尽诉其情③。遭遇桑叶不周时，妻子质钗鬻襦换钱买叶；面对里正催

租频急，妻子不惜生命，竭力为家庭解除困境。女性直接承担了蚕桑生产的压力和风险，成为一个家庭

的支柱。因此，女性对于叶价波动尤为敏感，对桑叶丰歉最为关注。

三、卜叶习俗的功能与江南桑叶市场

明清以来，在乌青、濮院等极具影响力的桑叶贸易市镇，商人、叶户、蚕户纷纷聚集于此，市场机制业

已完备。叶市的交易时时刻刻暗藏着风险。面对变动不居的叶价，无论是作为桑叶提供者的叶户，还是

作为桑叶需求者的蚕户，抑或企图谋利的中间商们，内心都充满着祈盼和焦虑。卜叶民俗正是在这样的

心理基础上产生的，也因此有了区别于一般农事占卜民俗的特殊意义。

农事占卜在中国历史悠久，是我国重要的农业民俗之一。民俗学家钟敬文曾经指出，人们通过农事

占卜习俗，“希望借助超自然的神灵庇佑，获得幸福；或对危害人类的自然灾害的恶神，予以禳解或消除。”④

这是农事占卜的一般意义与功能。卜叶习俗是适应明清江南叶市特性而产生的，其社会功能更为重大。

首先，卜叶习俗是明清江南叶市周期短、风险高、投机性强背景下蚕桑户采取的应对机制，具有缓解

心理焦虑的积极作用。叶市时间短，价格波动剧烈。叶户与蚕户在桑叶交易中都承担着巨大风险。有

人在短短几日内靠卖叶获利数倍，也有人一夕间倾家荡产：

凡无叶而交易者，谓之空头。叶价贱，而望其长者，谓之做大眠；价贵而望其短者，谓之做

小眠。或贱买而贵卖，或贵买而贱卖。市侩以文射利，或顷刻获利数倍，或顷刻而折本数倍，有

以此起家者，亦有以此倾家且陨命者。凡卖叶与蚕户，待其做丝而收钱者，曰敲丝车钱，较市价

长一、二分，万一蚕户歉收，得而复失者亦有之。叶仙诗句甚俚鄙，乡人以卜叶价，却有应

验。⑤

①［清］沈廷瑞：《东畬杂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和嘉兴市图书馆合编《嘉兴府城镇经济史

料类纂》，浙江社会科学院，1985年，第151-152页。

②［清］程岱葊：《西吴蚕略》卷下，《续修四库全书》第97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62页。

③［清］王士禛：《带经堂集》卷3《渔洋诗》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4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9页。

④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3页。

⑤［清］沈廷瑞：《东畬杂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和嘉兴市图书馆合编《嘉兴府城镇经济史

料类纂》，浙江社会科学院，1985年，第151-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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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动辄数倍的价格差异，蚕桑户的压力比一般农业生产大得多。在如此大的心理压力下，他们只好借

助外力，在不确定中寻求些许心理安抚。

清明卜叶的结果给广大蚕家妇女带来极大的心灵抚慰和生产信心。清代桐乡乡贤在《桑叶叹》中将

蚕家妇女和贩叶商户在桑叶价格剧烈波动时的情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吴地养蚕视种桑，桑多满野蚕满筐。乡村欲问蚕多寡，入市先探价低昂。

今春雨足桑畴沃，雀口初开鼠耳长。绿阴四合天不见，入望但惊枝远杨。

小梯缓摘幸细雨，大担挑归歌夕阳。一树已足三眠食，余干且充原蚕粮。

即或买携钱于百，船载有余沽酒浆。蚕丁无忧蚕妇喜，那知市有人悬梁。

市人贩叶非蚕食，以此射利纷且狂。去年蚕多叶最少，价视今年百倍强。

红蚕满箔青桑尽，市价日腾心慌忙。长塘远搜飞桨集，村庙号召击鼓镗。

贩者居奇傲里闾，村姬束手哭蚕房。彼既贱买得贵价，尚似见旱为曲防。

百计拗折勒重价，十分利益归槖囊。驵侩狡态类如此，坐享厚储谁敢当。

岂意好还在天道，今年叶非昔可方。处处求售人莫顾，家家催剪枝恐伤。

以母求子母且失，破家荡产犹难偿。仓皇不啻丧家狗，窘迫无殊入槛羊。

至此求死不可得，计穷力竭惟逃亡。同此青青枝上叶，天时人事偏改常。

傥来之财何可狃，生之杀之反复手，叶兮叶兮犹其有。①

桑叶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其风险性亦随之加大。女性是风险和压力的直接承担者。在如此巨大

的风险面前，人们需要借助一些神秘力量抚慰心灵，缓解压力。卜叶习俗的扩展成为江南桑蚕区广大人

民抗御风险，追求更大收益，努力扩大生产的精神调适。

其次，卜叶民俗的特殊意义还在于，蚕桑户会根据卜叶结果调控蚕桑生产规模，指导择机入市。

清明是每年养蚕的开始，从这时起蚕户就忙着出蚁饲蚕。通过在清明观察天兆、占验桑叶丰歉得出

的卜叶结果，蚕户可以控制养蚕的规模。叶价低就多养蚕，叶价高则少养蚕或弃蚕转而囤叶。因此，清

明成为占卜农桑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明人在朱国祯《涌幢小品》中记载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

谚云：“仙人难断叶价。”故栽与秒最为稳当。不者，谓之看空头蚕，有天幸者，往往趣之。

余邻家章姓者，豫占桑价，占贱即畜至百余斤。凡二十年无爽。白手厚获，生计遂饶，鼓乐赛谢

以为常。一日赛毕，有妇人，矮而肥白，求斋，卧于地，不肯去。其家内外醉饱，得意甚，厌之，叱

曰：“亟去！毋得聒扰。”则应曰：“我与汝曾祖母有连，岁为汝应卜助，生计不啻足矣，一斋何

有。而悭至此！”匍匐将入门，众恚甚，蹴之，忽不见，且骇且疑。其佛堂忽有声，曾祖母牌已裂

为二。盖祖母故好善，每见裸蚕，必致暖处护其生，俟生翼翔去乃已。没已数十年矣，矮妇之

祥，或在于此。以后卜吉而畜者，其价每每相左。初犹得失半，而后失者居多，最后价腾十倍，

弃其蚕于水。家亦随耗矣。②

故事的主人公通过卜叶预测当年叶价，调整养蚕规模，二十年无误，获得暴利。但是，因为得罪了蚕神，

占卜不再灵验，家产全部败光。这充满神秘主义的故事将叶市贸易的风险性和投机性展露无遗。“豫占

桑价，占贱即畜至百余斤”则明确了卜叶习俗具有指导蚕桑生产的功能。

清明时节的卜叶问价行为通常是蚕家妇女所实施，占验所得常常成为入市时机的判断：“树桑墙下

地不多，蚕食不足如叶何。邻翁明日向乌戍（乌镇），顾语夫婿无蹉跎。叶行早晚价不一，秒迟秒早宜猜

①光绪《桐乡县志》卷7《食货志下·农桑》，《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专辑》23，上海书店，2011年，第319页。

②［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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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清明插柳妾曾卜，今年平稳靡有他。但愿初贵后时贱，彼做叶者空婆娑。当其贵时侬有叶，墙阴屋

角枝猗傩。待至蚕长叶已贱，叶船两两门前过。”①蚕妇根据清明插柳卜叶的结果，把握去叶市购买桑叶

时机。

清明卜叶习俗在很大程度上是百姓对于蚕桑生产与物候状况关系的总结，是经验累积的结果。共

同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是这一民俗在江南广泛传播的基础。明清江南桑叶市场的特征，决定了卜叶

习俗的特殊意义。叶市交易的短期性及巨大的风险性、投机性令蚕桑户更加依赖于清明卜叶。清明船

会、查看《叶仙诗》、占验桑叶等近似神秘的民俗活动，顺应了农户趋吉避祸的心愿，在充满着风险的养蚕

期给予了蚕桑户极大的心灵抚慰，形成了有力的精神支撑。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卜叶习俗对推进

蚕桑规模化生产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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